
!

"

!"#!

!""#!#"$%# $%& '(&)* +,-.

"

#$

/0123456789:;<=>!?@

ABC;D+EF GHIJKL&>MNOPQ

RSTU;VWXYZO[\]^V_`Z;ab

cdefgO /01;hie^&>jk;l

mF IJHniopDjkUqrF s&>qr

tuv0wxF yz{|}~����;���

�&>�u��

���������9�������O���

���O �e�� ¡;¢£F ¤¥¦§¨©;ª

«O¬­®¯;°±O²�³´µ¶·¸¹¹�ºO

»¼½J¾¿��;>H[2O ÀÁÂ²ÃÄTÅ

ÆOÇÇÈºF

ÉÊËÌ>Í½;Î¸O ÏÐUÑÒ^&>ÓÓ

tVÔZÕF �ÖuË�×ØÙÚÛÜyt¡ÔOÝu

ÞÛßàáâãDVäåæZçtèéÔêOë:ìí

uÉÊrî�tïðñòF óôõö÷øùúûüý

þÿ!"#$%&'()*+;,¥O-.^ë/01

2"3Ô45;6&788

D9:;

<=w>

?@;ABóºCÔDEO [F�Gº;HI

JKL^ÏMF &>NÏÍOPQRSTU;VO

øù§�WXV&�OTUÞY;Zã[c\^]

V;S^¥F &_D9ÏMH»`DÏabÞÏM

;cdO»¼;Lefg^hi"jk88

ímw>

l*D9

#

$

!

#

!"#

%&' (

!"#$%&'()*+,

)* (

-.%&/)*+,

+,' (

0123)*+,

-. (

456789%&/)*+,

!

%

/01234567

1930年1月中旬。天津

下起了入冬以来第一场大
雪。一辆轿车飞快驶来。车
里坐着刚从北平行营来天
津的陆海空副总司令张学
良，他是前往平津卫戍司令
于学忠的官邸，出席和谷瑞
玉的离婚仪式。

“副总司令，谷瑞玉已
经到了。”于学忠上前报告。
“我……不想再见她了!”张
学良突然的决定，让做离婚
仪式主持人的于学忠大惑
不解。
“孝侯兄，请你代表我

全权处理此事。”张学良掏
出一张备好的文件，说：“请
谷瑞玉过目。只要她答应在
这份文件上签字，其他一切
条件，我都可以应允。”赵一
荻和于凤至知道他一旦下定
决心，任何人也难以改变。赵

一荻接过文件一看，见薄薄
纸页上，张学良写下三句话：
一、离异以后，谷瑞玉女士不
得利用张学良的名义；二、不

得为娼；三、任凭改嫁。
张学良忽然用双手抱

住了头。于学忠不敢再问，

他拿着那张打字文件，转身
快步走下楼去。“汉卿，莫非
你和谷瑞玉的事，再没回旋
的余地了吗?”于凤至仍有
些不忍。张学良的眼睛凝视
墙上那频频摆动的大钟，他

想起：第一次奉直大战时，
谷瑞玉在杨柳青前线指挥

部遭到他训责而不落泪；在
他受命平息郭松龄反奉，赴
秦皇岛的兵舰上，谷瑞玉为
他把盏，张学良酒醉摔杯
子，溅得她满身酒渍；在河
南作战时，张学良望着丢盔
弃甲、落荒而逃的东北军，

悲痛欲绝，他忽然掏出枪，
对准了自己太阳穴。谷瑞玉
哭叫着猛扑上来，紧紧抓住
他的手，跪倒在地上……

想到这里，张学良忽然
睁开了眼睛。见于学忠又来
到面前说：“谷女士同意您

提出的三个要求。她……”
张学良接过谷瑞玉亲笔签
名的文件，问道：“她……她
的条件是……?”于学忠说：
“她别无所求，只请副总司
令把英租界那幢楼房留给
她居住。”

“可以!英租界上那幢
小洋楼从此归她所有!”张
学良浓眉舒展，吩咐：“还
有，为酬答谷瑞玉当年的随

军之劳，告诉东北边业银行
付给她大洋十万块，以做她
日后的生活之资!”于凤至、
赵一荻望着备受煎熬的张学
良都爱莫能助。于学忠应命
而去，客厅里那古老落地钟
的钟摆，在寂静中发出沙沙

的轻响。忽然，张学良又叫住
了已走出门去的于学忠，说：
“请转告谷瑞玉，当年她不

辞辛苦伴随军中，与我张汉
卿有恩也有怨，有情也有恨。

我张汉卿下定离婚的决心，
绝非喜新厌旧，见异思迁。我
张汉卿再也不是过去的张汉
卿了!如果我想轰轰烈烈干
一番事业，就必须改变我从
前的生活，我再也不能醉生
梦死了!”张学良言罢，两颗

晶莹的泪珠滚过腮边。
谷瑞玉离开张学良以后

的生活是安适的。她在天津
深居简出。她痛定思痛，离
异以后改掉许多张学良不
喜欢的毛病。只是她对京剧
的兴趣丝毫不减。

1934年春天，她胞姐在
天津因病故去，一生没生育
的谷瑞玉，决计收养其胞姐
遗下的女儿、时年刚刚8岁
的胡文秀为养女。1936年冬
天，谷瑞玉在天津惊悉张学
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仍然日夜惦念。后来获知张

学良去南京送蒋遭到幽禁，
谷瑞玉也曾为之愤慨，悲愤
不已。从那时起，心情忧郁
的谷瑞玉便染上了酗酒的
习惯。不久，因喝酒过量染
患了高血压症。1940年春天
的一个傍晚，谷瑞玉因高血

压发作，猝发脑中风。
虽然经英国医院的及时

抢救保住了性命，可是谷瑞
玉从此瘫痪在床。1946年7
月3日，谷瑞玉病殁于天津，
享年4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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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玲一上班就撞上了倒

霉事，刚放下包还没来得及喘
口气，主任便鬼影似的跟踪而
至，阴阳怪气地说：“万庄公园
发生的事其它各报都在挖内
幕，这么重要的消息，我们却
漏稿，宝玲啊，你跑这条口子，
算不算你的责任?”宝玲瞥见

同事都以看好戏的眼光瞅着
她，于是没好气地说：“怪我!
你让总编刮我的鼻子好了!”

主任矛头牢牢对准宝
玲，厉声说：“不是我批评你，
宝玲，这阶段工作松松垮垮，
怎么回事?不想干了吗?”

宝玲坐下来，觉得委
屈，窗外天色阴阴沉沉，云
层压得低低，呈现铁灰颜
色。报社坐落在四十八楼，
城市尽收眼底，城市本身便
令人烦恼，像永不停歇的嘈
杂的机器。这个受性冷淡老

婆折磨的狗东西凭什么把
气撒在人家头上?

宝玲正想骂几句解解气，

猛然发觉主任又鬼影似的出
现在门口。主任一反刚才的恶
劣态度，晃着发亮的秃脑袋，
大度地咧嘴笑笑，对宝玲说：

“这样吧，这次我们搭档，弄得
像样点，好做一个交代啊。”

宝玲那会儿有点飘忽忽

的感觉，梦游一般的，在过
道上，别人与她打招呼她一
概视而不见，神情呆滞，机

械地跟随主任，一直到出了
电梯，才意识到自己犯了

昏，真是羞愧难当。
“宝玲，”主任的声音有

些颤抖，“我们打车吧，好不
好?”主任整个儿像换了个人
似的，一副诚惶诚恐的可怜样
子。宝玲木然地望着这个满头
是汗的丑态毕露的中年男人，

盛气凌人的架势哪去了?
宝玲不自觉地媚笑道：

“当然啦，打个车吧。”
“宝玲，我不说可能就误

会了，”主任上了车后迫不及
待地说，“我平时对你凶一
点，是不真实的，我心里越是

想对一个人好，结果越适得
其反，你懂我的意思吗?”

宝玲与他并肩坐在车后
排，一股油闷闷的怪味，令
人恶心。她打开车窗将脸转
向车外，稍稍挪动身体离他
远些，说：“我这个人是很傻

的，分派我干什么我就干什
么，其余的事我懒得管。”

主任愣了一下，又急急
地说：“宝玲你又误会了，我
没别的意思，我想照顾你，
又怕人闲话……我只能在
表面上凶一点，其实心里很

难过，我一直……”
宝玲打断他：“别别别，

我害怕欠人家的，该怎么样
就怎么样。”

主任赞同地点着头，口
齿不清地说：“是的，是这
样，宝玲你是非常实在的

人，善良，讲义气，我对你有
一种说不出的好感。”

宝玲斜视他一眼，讪笑
着说：“大主任今天你有点
儿反常呀，我不明白。”

车颠了一下，两人的膀

子于是碰擦到了，哦，停车
在等红灯呢。主任迟疑着，
瞧见另一辆车内一男一女
正在大肆接吻，转过来看看
宝玲，宝玲翻着白眼仰望车
顶。主任的目光从她的脸蛋
搜索到胸脯再到腹部再到
大腿再到脚背……主任的
面孔骚红了，浑身火烫。“我
不是反常，”车开动了，主任

红着脸喃喃地说，“我觉得
我们之间应该消除误会。”
“没什么误会，都是为

了工作!”
主任迟疑着，此时车上了

立交桥，视野顿时广阔，天蓝
蓝的。“不!”主任像突然下了
决心，油光光的面孔浮现一本
正经的神色，“与工作没关系，
是我们个人之间的事!”

这时，司机回头对宝玲瞟
了一眼，油腔滑调地说：“这位

先生的意思你还不明白?他喜
欢你。”说罢自顾嘿嘿地笑，蓦
地又对主任说：“老先生你有
啥想法就明说嘛，人家女孩都
被你兜晕了。”

主任愣了一下，脸涨得

通红，勃然大怒地嚷嚷：“什
么老先生?我老吗?你开你
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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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事实证明：常常

是对你过于友好的人别有
用心。

在对袁绍明目张胆对抗

中央的问题处理上，董卓虚怀
若谷：不仅让袁绍在冀州境内
有了身份，做了渤海太守不
算，还封了�乡侯。高明!

对于已经没有了后台的
曹操来说，董卓就没有这么
大肚量了。现在曹操的老爸

曹嵩已经退休了，退休门前
车马稀，董卓及朝臣们焉能
不知道这点基本常识，谁会
理睬失权失势的人?

现在的曹操已具备了一

切从重从严的标准和条件，通
缉令已经发到了中牟县，而中
牟县又是曹操逃亡的必由之
道，大网早已架好，就等曹操
这只惊弓之鸟撞进网来。

曹操这次逃亡事先并无

准备，一接到董卓所发的骁骑
校尉任命，丝毫没有犹豫便仓
皇而逃。他清楚，董卓的官做
不得，只要一上任，自己这半
世清白就算完了，染缸里啥时
也倒不出白布来，将来自己会
百口莫辩，如果自己被天下人

当成了欺君贼董卓的铁杆，就
等于政治生命到此结束。

朝局还会进一步恶化，这

一点曹操看得一清二楚，此时
不走，更待何时?去陈留，密友
张邈现为陈留太守，定会助我

募兵起事，到那时曹某振臂一
呼，天下响应，举国讨贼，靖难

有日，天下英雄虽众，独占�
头者非操又谁?建功立业，扬
名立万，当在今日也!

当下仅带了两名贴己亲
随，飞马出南门，绕道东行而去。

时重阳已过，秋风乍冷，
满目稼禾零落，路少行人。曹

操悲愤难舒，盲目疾奔于前，
惊恐犹追于后，夕阳似染，却
羞枯叶遍赤；逝水如泣，更碎
残云乱纷。几声孤雁凄�，尤
增路人苍凉。

暮色渐浓，曲径无尽。
座下战马蹄声渐稀，饥渴已

不仅于人，马儿也盼主人能
体贴驮载之苦：我要吃饭，
我要喝水，我要休息。

胡奔一宿，天已微亮，
回头忽然觉得哪儿不对?呀
呀呸!两个贴心随从竟然不
见了!估计是趁曹校尉心慌
意乱之际，拐马携财不辞而

别。曹操现在是屋漏偏逢连
阴雨，一时心灰。

天已大亮，前面已隐隐约
约见一城墙。还是那句老话：
“天不灭曹!”胡走乱撞，竟然
也走到了正路。一夜狂奔，昨

天的酒食早消化尽了，现在忽
然又饥又渴，有城必有酒饭，
走，先去喂喂脑袋再说。

此城便是已经接到通缉
曹操之令的中牟县城，大网
早已支好，就等曹操一头钻
进来了。而曹操却毫不知

情，当下牵马大摇大摆地走
进了中牟县城门。

天未到卯时，本应城门
禁闭，不知为什么竟有人这
么早就出城。曹操孤人单马，
见城门已开，便不及多想，牵
马就要进城。谁知来得早不
如来得巧，那早起出城的恰
是专门出城去捉拿曹操的。

因为前天县令接到上边
转来的通缉文书，要各郡县
全力擒拿朝廷要犯曹操，官
捉住了升官，民捉住了赏文
凭———孝廉，当兵的捉住了
可以不让你当兵———免役。

从昨天起，县衙的班头

便在全县张挂海捕榜文，一
个亭长早起就带了差役下
乡巡捕，顺便也能让乡民孝
敬点外快。

该哥们儿走运，开城门
就碰上个疑犯，看年龄特征
差不多，只不过情报上说，那

曹操同行数人，这是个单身，
有点对不上。也怪上边不传
真张照片来，光附来一个包
袱皮，画了个人头，画的还不
错，看着男女老少都像这布
上的人，活该咱发财。先唬唬
他：“姓曹的!哪里走!”

“哪位姓曹呀?”曹操何等
人?还能让几个小衙役唬住。
“不姓曹你姓什么?我

说你姓曹你就得姓曹!先把
他收容了再说。”亭长一声
令下，差役们不由分说给曹
操上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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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夜山城的街道寒气逼

人，叶萧胸前的T恤还破着一
道口子，雨气直钻他的心窝。
随着孙子楚拐进右边的马路，
看到那辆没有人的丰田车。叶
萧紧张地注视四周，来到这个
城市已经几个小时了，到现在
连一个人影都没瞧见。

他们走到巷子尽头，来
到黑暗中的居民楼。刚到二
楼便听见一阵喧哗声，大嗓
门的屠男正在吵吵嚷嚷，大
概看中了他发现的那张大
床。这家“五星级酒店”没
有服务生，也没有前台登

记，客人们得自己寻找房
间———谁先下手为强，才能
抢到最好的房子和床铺。

二楼有两套单元房，屠
男和司机先占了一套。杨谋
和他的老婆（抑或女友）占
了第二套房间。三楼的两套

都被女生们住了，玉灵和那
美国女孩住一间。说话台湾
腔的女孩，与叶萧从厕所出
来时见到的女孩住一屋。

四楼的那间大房子，住
了前女医生和她的老公、女
儿一家三口。受伤的法国人

也必须由她来照料，幸好那
套房子有三间带床的卧室。

五楼的三个空房间，叶萧
和厉书住一间，孙子楚和小方
住了另一间，还有一间给钱莫
争和全团最年长的男人住了。

叶萧又去每个房间看了
看，告诫大家晚上必须锁紧

门窗，没特别的事不要出
门。如果半夜有人敲门，要
先问清楚对方是谁。屋里的
东西尽量不要乱动，也不要
吃房间里的食品，以防有毒
或变质。今夜谁都不要洗
澡，最多用冷水洗脸。明天

早上七点半，他会来逐个敲
门叫醒大家。

然后，叶萧和厉书回到五
楼的房间。他们用手电仔细检
查，这个两室两厅的屋子布满
灰尘。家具和电器都很齐全，
拿起电话却听不到声音。厨房

的水池里，摆放着好几个碗碟
和筷子，上面生了一层暗绿色
的霉毛。在散发刺鼻腐臭味的
同时，也带着浓浓的生活气
息。好像主人刚刚吃完晚饭，
急匆匆地出门去看一场电影，
很快就会回家洗碗收拾干净。

只是，没有人，到处都没有
人。除了叶萧他们这些突然
闯入的不速之客。

叶萧临时客串了一回主
妇，找了块抹布草草洗了洗
碗，又打开厨房窗户透着
气。退出厨房正好撞在厉书

身上，两人都吓了一跳。厉
书绝望地问：“我们真的要
在这里过夜吗?”
“ 至 少 比 在 车 上 强

吧。”叶萧蹲下来打开客厅
的低柜，里面有各种乱七八
糟的杂物，好不容易摸出几

截蜡烛。厉书从兜里掏出打
火机，点燃了蜡烛———闪烁

的烛光渐渐照亮房间，也照
出两个男人沉默的脸。
“已经八点半了，如果

下午没有遇到这些倒霉事
的话，我们现在应该在清莱
吃晚餐吧。”厉书说着走进
一间卧室，也点燃了一根蜡

烛。这有一张宽大的双人
床，上面铺着一层竹席。烛
光照亮了墙上镶嵌的照片，
是一对中年夫妇的婚纱照，
夫妻两人都不漂亮，但相貌
肯定不是泰国本地人。床头
有个小小的书柜，里面基本

上都是台湾出版的中文书。
他们找到一个塑料脸盆，

还有几块干净的布，就把竹席
仔细擦了两遍，直到确定可
以睡觉为止。叶萧看了看窗
外说：“夜里还挺凉的，睡觉
时把衣服盖在身上吧。”

随后，他又走到另一个
房间，同样也用蜡烛点亮
了。房间柜子上放着奥特曼
和蜘蛛侠，这是个调皮男孩
的房间。叶萧最后检查了一
遍门窗，然后吹灭蜡烛。在
这陌生的他人的床上，不知

道名字的城市里，黑夜将无
比漫长而残忍。突然客厅外
响起了剧烈的敲门声。他立
即翻身下了床，和厉书两个
人冲到门后，这时门外响起
一个男人紧张的声音———
“受伤的法国人醒了!”


